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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是我最能欣赏的剧种。
小时候，每到冬夜，母亲总会坐在缝纫

机旁，一边踩着踏板，一边把越剧哼唱。一
开始也不懂，后来听母亲和婶婶聊天，什么

“花为媒”“打金枝”，什么“王老虎抢亲”
“狸猫换太子”，才知道唱词里藏着许多热
闹。再后来，听到母亲唱“林妹妹，我来迟
了”，我就会在心里跟着唱“我来迟了”，然
后想着明天上学可不能迟到。

结婚后，发现妻子也喜欢越剧。她说当
年村里来了戏班子，母亲带她去看戏，她听
得入了迷，戏班子要回去的时候，她死活赖
在人家的车子上，搞得全村的人哈哈大笑。

这不，当岳母打电话告诉她，村里又有
越剧团要来的时候，她就心心念念想要前
往。

“再去感受一下童年的味道。”在哪里唱
啊？当然是春晓街道凤山村大礼堂。那就走
呗。

刚下车，就听到一声吆喝：“放胖菩
嘞！”那声音中气十足，自带雄壮。紧接着
嘭的一声，一壶爆米花就呈现在操场上。再
一看，好家伙，大礼堂门口的摊位还不少，
有的卖瓜子，有的卖豆子，还有的在卖水
果。到处是人潮，那些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渗透在人声里的嗑瓜子、咬豆子的响声，真
是扑面而来的童年味道。

“这么早就来啦，戏还没有开场呢。”
走到会堂门口，岳母从里面出来了。她

在村老年协会打扫卫生。听她说，村里准备
了五百多个座位，基本上坐满了。白天的时
候，还有好多人站着呢。

正说着话，我看到了老年协会的邵师
傅。七十多岁的人，为乡亲们服务不辞辛
劳。“大家好不容易来看几天戏，茶水我肯
定要备好。”邵师傅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我
看到他的身后，有一排长桌，红红绿绿的热
水瓶在上面摆放。

进了门，看到戏台前几个乐师正在调试
乐器。除了一位弹琵琶的，其他都是男同
胞，分别负责大提琴、二胡、越胡和长笛。
我看到他们面前的谱子上，印着“嵊州青年
越剧团”的字号。

嵊州的乐师？还真是。其中一位师傅姓
姚，挺能聊。说是刚退休，跟着剧团在各个
乡村巡演。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普通话不太
标准，但我还是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某种
骄傲。

越剧是嵊州的骄傲，也是浙江人的骄
傲。百年来，嵊州人民在传承与创新中，开
发了越剧独特的魅力，使它成为江南文化的
瑰宝。当年，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听同学
形容过，说那里的古戏台常有人在演唱。那
优美的身段，配上婉转的唱腔，像一朵朵荷
花在江南的水乡绽放。

戏还没有开场，不过台上的屏幕亮了，
演的是 《狸猫换太子》。这情节我知道。宋
真宗时，刘妃与郭槐合谋，以狸猫换李妃的
孩子。后来仁宗即位，包拯奉旨出行，途中
为李妃平冤，迎她还朝。童年的记忆里，母
亲也曾学着那被打入冷宫的李妃，咿咿呀呀
地哼唱，如今想来，多少悲欢离合，几分人
间沧桑。

“宫女，宫女，宫女在哪里？”
正陷入回忆，后台传来了几声呼唤，引

发了我的兴趣。趁着岳母去打扫卫生，我也
被获准跟了进去。后台真是热闹，到处是各
种服装，各种头饰，各种道具，斧钺棍棒。
还有很多人在化妆。我看到两个年轻的姑
娘，是演宫女的吧？没想到，她们扮的是太
监，这个反差我可没想到。

我还看到一个小姑娘，旁边有好几个人
把她围着。岳母说，她姓顾，是这里最小的
演员。演啥角色啊？演的是寇珠。寇珠啊，
那可是个重要的配角，为救小仁宗而死，后
来为她建了忠烈祠。看着小姑娘步态轻盈，
身段曼妙，现在的年轻人，拥有热爱越剧的
心，真好。

陈琳，该化妆啦。来啦来啦。一个苍老
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扮演陈琳的是一位老
大姐，姓黄。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化了
妆，素净的圆脸顿时焕发了容光，引得我不
由自主地拿出手机，给她拍定妆照。

看到有人拍照，一个皇帝模样的人摆好
姿势，也让我给她拍几张。拍着拍着，发现
皇帝旁边多了一位贵妃。一问，说是刘妃。
这可是大反派啊。当年母亲带我看戏的时
候，刘妃一上台，台下的人就恨得把牙咬。

可是我现在好像恨不起来。你看这扮
相，实在是美。一件淡粉色的广袖长袍，一
条带金丝蝴蝶结的腰带，衣领上的凤凰，也
是用金线绣的。头上的金冠，镶嵌着珠宝，
闪闪发光。

饰演刘妃的演员姓王，平时在单位做人
事管理，演越剧是业余爱好。那水墨般的眉
毛，微微一扬，不用配乐，自带高冷和孤
傲。不用说，这贵妃，一定演得特别好。

当当当，几声锣响，好戏终于要开场
了。我赶紧离开后台，到台前时二胡、越
胡、长笛、琵琶也相继奏响，那熟悉的曲
调，把我带回了童年的村庄。

晒场上，临时搭建的戏台，亮着昏暗的
灯光。终日忙碌的一群人，坐在台下翘首以
盼。他们的神情，像是带着某种呼唤，又像
是带着某种表达。那些劳动的明快，那些风
调雨顺的圆满，那些来年丰收的期盼，最终
和那些曲调唱腔融合，谱成了乡村夜晚最美
的乐章。

等一幕
好戏开场

■童鸿杰

起风了。城外的风进不来，它们
为林立的高楼所挡，侧着身子，想要
从楼宇间的缝隙挤进来，发出痛苦的
嘶吼。

绿化带的树木摇摆个不停，落叶
哗啦啦，这是风在扭动肢体发泄情绪
么？如果不是被钢筋水泥激怒，它们
在半空中自在飘荡，会更惬意。

城外山野的风来去逍遥，不带一
丝一毫的委屈和抵抗。天地开阔，山
野空寂，风任意行走，脚步轻盈，无
声无息⋯⋯风真的是在行走呢，江南
的雨绵密而透明，可是行走的风将它
们扯成了一片片雾帘，充满张力，快
速平移——风在急急地赶路，顾不得
雨情愿不情愿，裹挟着它们从这座山
头赶往那座山头，不知道要赴一场怎
样的邀约？

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风总是最
自由的画家，以无形的笔触，在广袤
的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春天，万物萌动，原野的风带着生机
催开千万朵无名野花，虽无人欣赏，
却也五彩斑斓；夏日的风穿梭在稻田
之间，热烈而奔放，掀起层层绿色的
波浪；秋天，风突然变得成熟了，也
深沉了，沉淀着收获的喜悦，颔首向
大地致意；冬天的风凛冽而粗犷，在
空 旷 的 原 野 上 扫 荡 ， 飘 洒 下 片 片 雪
花，将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世界。
原野的风是大自然的呼吸，是生命的
律动，它或轻柔，或狂野，以一种难
以言喻的魔力见证着四季的更迭、岁
月的流转，也以最真挚的方式诉说着
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奇迹。

阔大无边的风从山中来，拂过山
坳里的一片空谷草甸，那些野草长得
密 密 匝 匝—— 这 是 一 片 荒 芜 的 土 地 。
春天，我带着小儿去那里挖土，打算
背 回 来 种 菜 。 正 当 我 埋 头 铲 土 的 时
候 ， 这 小 子 扔 下 铲 子 ， 奔 向 那 片 草
甸，呼喊着：“风来啦，风来啦！”他
满地里跑来跑去地追风，一边追一边
用手机拍视频，看样子追风比挖土有
趣得多哩。这一番令人震惊的景象终
是被他捕捉到了：山风用它巨大的手
掌扫过辽阔的草甸，所过之处，每一
株 野 草 都 俯 首 称 臣 ， 瞬 间 又 直 起 腰
身，又一阵大风横扫过来，野草们再
次服服帖帖。风来来回回，掀起一波
一波的草浪，起起落落，茫茫草海如
龙穿行，舞出了万马奔腾的气势。这
自然的力量，这壮阔的风哦！

风还会翻墙。白石山脚下有一片
林场，四周有石头垒的围墙，墙外有
一口大湖，墙内是林场，看护林场的
是跛脚老李。围墙一半沿山蜿蜒，一
半伸进湖水里，进出林场有两扇钢筋
焊的大铁栅门，终日把锁。四九寒天
里，朔风呼啸，把一湖冬水搅得皱皱
巴巴。马上要过年了，老李女人拖着
两三岁的儿子去湖边浆洗被面，她用
棒槌一下一下敲打被面，棒槌起起落
落 ， 水 花 四 溅 。 隔 着 十 几 米 远 的 地
方，顽皮的孩子蹲在墙根玩水，不小
心一个跟头栽进了湖里。所幸下半年
湖枯水浅，孩子在水里不停地扑腾、
号哭，哭声被大风反方向刮走了，老
李女人的眼里只有棒槌和被面，全然
没有听见。可是风听见了，风也不是
那么冷酷无情，它越过石墙，把孩子
的哭喊声送到了墙外，过路的砍柴人
听得清清楚楚，急急地翻过铁栅门，
把冻得发紫的孩子捞上了岸。

到城外走一走，吹一吹山风吧。一
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在山岗头上发呆，
他凝视着幽深的湖面，一动不动——这
山岗下的村庄曾是他的家园，这里曾是
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儿时活色生香的乐
园——在那个冬天，哪怕湖水差点淹死
了他⋯⋯那些风啊，云啊，光影啊，溪
流啊，鸟儿啊，还有草际间数不清的虫
子们，都聚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奏乐，可
是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山风轻拂，一位老人就这么在风
中立着——在时光的长河里，从少年
到暮年，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一点一
点逝去，消失在风里头，他的那点回
忆、惆怅又算得了什么呢？

原野的风
■秦钦儿

今年春节去长沙，岳麓书院自然是
必游的地方。作为书院，它在中国思想
史和教育史上的分量是厚重的，无论是
当时的意义或带来的深远影响，不是一
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看岳麓书院，不
仅仅看几栋古建筑，见识庭院园林，更
是去体会书院一千多年来依然有着生命
活力的缘由。

北宋开宝九年 （976 年），潭州太守
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在湘江西岸
的岳麓山下创建岳麓书院。此后，李允
则对其进行扩建，确立了讲学、藏书、
祭祀、学田四大规制，书院水准和地位
自此迅速提升。

在 新 春 乍 暖 还 寒 的 风 雨 天 来 到 书
院，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古戏台模样的建
筑，上有“赫曦台”牌匾。开办之初，岳麓
书院就是一个开放的教育基地，有许多学
者来此讲学，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先
进的教育理念成就了传道济民之才。

遥想当年朱熹为了与在书院主教的
张栻探讨学术思想，从福建不远千里来
到长沙岳麓山下。一天清晨，朱张两人
相约登上岳麓山顶，看到初升的太阳，
朱熹赞叹：“赫曦，赫曦！”张栻便在观
日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观景台，朱熹为其
取名“赫曦台”，并题额。书院二门后面
的讲堂便曾是朱熹、张栻“朱张会讲”
的地方。我静静地坐下，想象着千年前
课堂的场景。

朱 熹 和 张 栻 会 讲 时 都 不 过 三 十 几
岁，已跻身当时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最
前沿，他们探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人性
问题。从最初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思
想火花激烈碰撞，到后面的相互佩服，
由此增进了友情，留下了千古佳话。

书院里有许多年代久远的牌匾，其
中有四块石刻或牌匾含金量十足。宋真
宗御赐“岳麓书院”匾额，让书院名震
四方，跻身北宋四大书院之列，如今留
下来的是明代“岳麓书院”石刻，宋真
宗手书。还有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和
乾隆赐书“道南正脉”，使书院在全国的
重要地位再次得到肯定。其间，大批著
名学者被聘为山长，学院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书院，以
岳 麓 书 院 为 首 的 “ 四 大 书 院 ” 名 声 最
响。如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
洞书院，是承载朱熹活动遗迹、思想学
说最多的一所书院，他对书院的重建，
使之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地处
河南登封嵩山的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宋代
理学的发源地之一。还有位于河南商丘
的应天书院，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
的 私 学 ， 后 经 宋 真 宗 赐 名 “ 应 天 府 书
院”。这“四大书院”和千百所书院一
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璀
璨 星 河 。 书 院 不 仅 仅 是 知 识 的 传 播 场
所，更是思想碰撞与启蒙的重要阵地，
承载着传承文化、培育人才的使命。不
同学派的学者们会聚于此，各抒己见，
相 互 辩 论 ， 在 交 流 中 推 动 着 学 术 的 进
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激励他
们去追求真理、探索未知。

“ 你 快 看 ， 这 里 还 有 ‘ 实 事 求 是 ’
呢 ！” 女 儿 的 声 音 把 我 的 思 绪 拉 回 ，
1917 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湖南
大学前身之一） 迁入岳麓书院旧址，校
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制
匾悬挂于讲堂。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
有段时间寄宿在岳麓书院，和书院的老
师和学生多有交流，杨开慧的父亲杨昌
济也是岳麓书院的学生，这些对青年毛
泽东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后来“实事
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岳麓书院严谨的学规和培养学生的
理念让我感叹。讲堂右侧墙壁上的玻璃
相框里，是清朝乾隆十三年由山长王文
清手定的书院学规，共 18 条，108 个字，前
十条讲如何做人，后八条是如何做学问。
如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
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通晓时务物理、参
读古文诗赋等，表达出书院务实认真又注
重人伦人格的教育理念，即使在千年后的
现代教育中仍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书
院硕果累累，培养了杨昌济、陶澍、曾
国藩、左宗棠、蔡和森等一大批著名人
物，不得不令人佩服。

身为祖籍东阳的宁波人，当我在书
院陈列室发现“宁波余姚”和“浙江东

阳”的字样时，不禁眼前一亮。展板信
息 告 诉 我 ： 王 阳 明 在 贬 谪 途 中 路 过 长
沙，于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留下“缅
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的诗句，为书
院增添了一抹心学的独特韵味。王阳明
的弟子徐爱也曾在此讲授心学。此外，
朱熹在东阳石洞书院访学、掌教，有记
载的就不下三次，至今石洞书院还留有

“流觞”等朱熹书写真迹。
都说东阳的孩子会读书，原来是有

圣人文脉的助力。想起上世纪 70 年代父
亲从部队到地方工作时，曾试图说服母
亲回他老家东阳工作生活，说辞之一就
是东阳有好学校好老师。朱熹与东阳的
这 段 缘 情 ， 让 我 这 个 没 有 在 父 亲 故 乡

（当然也是我的故乡） 生活过的东阳人，
打心底感到自豪。

让人兴奋的还是书院的传承。湖南
大学与岳麓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紧密的现实联系。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
的重要发源地和学术中心，与湖南高等
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
又历经多次变迁和发展，1926 年正式定
名为湖南大学。1950 年，毛泽东主席为
湖南大学题写校名。如今，这座没有围
墙的大学是莘莘学子向往的殿堂，也是
网红打卡地。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二
级学院开设了历史学、哲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等专业，设有本科、硕士、博士
和博士后流动站等，更是吸引着众多热
爱文史的青年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岳麓书院内外多处
讨人喜欢的景观，如风荷晚香、碧沼观
鱼等。岳麓山上树林碧翠、人文古迹密
集 ， 穿 石 坡 湖 湖 水 清 澈 ， 周 围 植 被 茂
盛；飞来石形态奇特，屹立在山间；万
景园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我最钟情的
莫过于红柱碧瓦的爱晚亭，它如一颗明
珠镶嵌在岳麓山的美景之中，这里曾是
文人墨客驻足赏景、吟诗作对的地方，
与岳麓书院的文化气息相互交融，展现
着 这 片 土 地 深 厚 的 历 史 底 蕴 与 人 文 魅
力。坐在亭内，杜牧笔下“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扑面而
来，能在这样的地方读书做学问怎么能
不幸福呢！

岳麓书音
■瑜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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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某天，已近“雨水”，空气
中、地底下有股涌动的气息，说不尽道
不明，但你能感受到，它们铆足了劲儿
蹑 手 蹑 脚 想 伺 机 做 些 什 么 。 老 祖 宗 智
慧，每个节气都有道理。

刚 开 学 ， 操 场 上 孩 子 们 正 上 体 育
课，阳光照得他们喜笑颜开，脱下厚重
的棉袄丢在一旁，堆成小小一座山，仿
佛一眨眼，“山脚”就能爬上一层层春雾
来，“山间”就能开出一朵朵烂漫的花
来，“山顶”就能滚出一个个蚕宝宝般的
孩子来，毕竟是春天了，寒意中竟有丝
春的慈悲在。

远处的垂柳们静静观望着，风一阵
摇 摆 一 阵 ， 配 合 得 天 衣 无 缝 ， 意 味 深
长。蒙蒙的灰褐“雾气”中透着隐绿，
人不由得揉了眼睛，想分辨清楚这眼前
的真假——初春的薄绿笼在柳枝上，投
在草丛间，透在小河中，也挂在孩子弯
弯的眉眼里⋯⋯

正想过去细瞧，被身后传来的笑声
搅扰，回头看，是一群“小调皮”，彼此
拉扯着裤腰串成一长串，学我，凝视着
不远处的什么，以为诡计得逞，绷不住

了咯咯笑着，被我的回头惊到，嬉笑着
四散——“初春”在太阳底下，瞬间炸
开了。

有孩子不过瘾，小小绕了个圈儿，
又躲到了我身后，学鸟儿张开双臂，鼓
着鬼脸，扑啦啦飞着，逗引得另一边的
孩子们索性不管不顾，四脚朝天倒在了
地上，哈哈大笑着。柳枝上的鸟儿被感染
了，一群一群飞起来，在嫩蓝蓝的空中，
留下几个小点儿，很快消逝得没了踪影，
只有柳枝轻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有 孩 子 玩 疯 了 ， 悄 悄 从 另 一 侧 扑
来，又尖叫着躲开，踩住我在太阳底下
细长的影子，一遍遍向同伴炫耀——敢
踩老师的影子！是谁纵容的？是这透明的
太阳吧，是这水洗一般的天吧，是这无所
事事飞来飞去的鸟儿吧，是这探头探脑的
柳枝吧，是欢快流淌的春水吧⋯⋯

大地广袤，我们将从万物的每一条
经脉中隐约感知节气的变幻。比如，这
样忽雨乍寒的春日，盼来突晴突暖的日
子，迎来或大或小的雨水，让人去了寒
意，挣脱了厚重的束缚，丢了沉滞的臆
想，在大自然微泄的春的消息中，平白

得了“绿柳才黄半未匀”的美好，令人
窃喜。

“春”啊，读起来何等铿锵完满、惺
忪可爱，那模样又是何等妥帖整齐。大
概 ， 春 给 予 的 欣 喜 ， 渐 渐 出 现 在 “ 雨
水 ” 左 右 的 时 间 里 ， 欣 欣 然 盼 啊 ， 等
啊，在“一春能有几番晴”的阴雨中反
复，在“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滴答中生
动，也在所有的春寒、春困、春愁、春
怨中张望所得。一到“暮春时节”，天热
了，万物哗啦啦地豁开了长着，春，就
显得理所当然了，那时的春和春里的人
们又不一样了，在春的脚步中凝滞，在
留春、送春、惜春、伤春中感慨。

始终感激，能在这四季分明的江南
生 活 ， 立 春 一 过 ， 天 气 预 报 再 怎 么 说

“寒潮”威力几何，我的身体都能在隐约
中，生出对春的向往，仿佛“立春”只
吹了一声喇叭，所有的便开始向往着雨
水、惊蛰等一个个节气的到来。节气，
是大地的生物钟啊，而日子，不爱平铺
直叙，积极欢喜地响应着。风很柔和，
空 气 很 轻 ， 太 阳 很 暖 ， 人 们 很 幸 福 ，
春，正要经历雨水这个节气。

初春·雨水
■冯志军

万紫千红总是春 （徐诚 摄）

聊赠一枝春 （水贵仙 摄）


